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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我与朋友聊起小时候吃过的
“野味”，不禁勾起馋虫来。

我们小时候吃过什么？
我们吃过麻雀。 麻雀爱在屋檐下做

窝，晚上，我们沿着梯子爬到屋檐下，打
开手电筒往那干草窝里照，那窝里趴着
数只麻雀，它们猛一见光，睁大眼睛唧
唧喳喳地叫，却不能逃跑，任凭你手到
擒来。

麻雀那时在全国是被“打击”和“通
缉”的对象。 即便如此，我们也只抓大麻
雀。 我们将逮住的麻雀用泥巴包好，放在
柴火堆上烤，泥巴干了，麻雀也就熟了，掰
开泥巴， 这时泥巴已把麻雀毛全沾掉了，
只要去除内脏，撒上盐，就可食之，香味诱
人得很。

我们吃过水莽牛。 水莽牛有孩子的
指头大小，有两个长长的触角。 立秋后
的第一场雨后，山坡上有草的地方一般
都能找到水莽牛。 将水莽牛放进锅里，
淋上油翻炒，撒点儿盐，等到焦黄时，把
锅端下来，趁热剥去壳，外焦里嫩，那香
味能让你回味许久。

我们吃过蚂蚱、蝈蝈、知了，还有棉铃
虫，都是炒着吃，最香的要数棉铃虫了。棉
铃虫从棉籽里生长出来，含油较多，在晒
棉花或轧棉花时， 将棉花堆放在太阳下，
棉铃虫就爬了出来，在白花花的棉花堆上
匍匐着。把它们捡起来放在热锅里滴少许
油轻炒，等棉铃虫变成焦黄色起锅，那香
味值得你耐心品尝。

还吃过什么？ 多了！ 我们下到水沟里
逮过泥鳅、捉过老鳖，回来炖汤喝。在那缺
衣少食的年代，白面馍是稀罕物，肉也只
有等到过年时才能吃上。 为了解馋，我们
只有自力更生。 我们吃那些东西也有前

提，就是呼朋引伴，同甘共乐，还必须干
净、安全。

现在回想起那个年代吃过的东西，感
觉还真香！

（洛龙区 贾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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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暑天记趣

乡间夏夜曲

初读西藏

故乡夏天的夜晚，是从黄昏开始的。这
个时候，炊烟在暮色里渐渐散尽，热辣辣的
太阳已完全隐没在山那边了， 空气里弥漫
着愈来愈浓的饭菜香味。

割草的孩子回家了， 一群孩子结伴连
玩带割草，常常开心得不得了，偶尔淘气过
了头， 竟忘了正事， 只好揪一些红薯叶充
数，免得到家挨父母数落。

薄暮时分，大人们都端着汤、拿着馍蹲
在大门口，一边吃晚饭一边瞎喷，一队肩上
扛着草筐子的孩子就这样走进他们的视
线。草筐子最大最瓷实的孩子走在前头，他
像是凯旋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几分骄傲、几
分腼腆，听见谁夸了一句“割这么多草啊”，
又会露出几分害羞来，心里却像蜜一样甜。

吃罢饭，天已黑透了。 老人们说不完的
稀奇经历，年轻叔嫂的调笑声和孩子们的喊
叫声交织在一起，一天的劳累就这样消失了。

我喜欢和小伙伴们玩藏猫猫游戏，可
藏的地方太多了，麦秸垛里、树上、废弃的
窑洞里、 堆满杂物的房间里……一人藏得
巧，十人也难找，这样的游戏总能带给我们
无穷乐趣。

疯够了，我们便带着凉席、被子爬到原
先给知青们盖的平房房顶上睡。 躺在微温
的房顶上，有一种很熨帖的感觉。仰望深蓝
色的夜空，星光满目，仿佛触手可及。 偶尔
一颗流星划过，更给这夏夜添了几分神秘。

我们的眼皮终于沉得睁不开了， 渐渐
停了说话，连虫儿都停止了吟唱，整个山村
都沉入了梦乡。 （涧西区 赵丽萍）

这个暑假，我有幸到西藏领略了独特
的自然风光， 见证了西藏经济的迅速发
展、居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7 月初， 我乘坐火车到达海拔 3600
米的拉萨。 我夜晚观赏布达拉宫夜景时，
发现在布达拉宫对面的广场侧面，有不少
藏民面对布达拉宫进行虔诚跪拜。 据说藏
胞有个传统， 每个人在世要磕 10 万个头
才能表达自己的虔诚。 我不禁赞叹，一个
有信仰的民族，精神源泉会永不枯竭。

随后，我们向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的
林芝进发。 途经海拔 5013米的米拉山口
时，我们看到了许多五色经幡，经幡上印
满了祈福的经文。 藏胞们相信，风每吹动
一次经幡，好比念了一遍经文，就等于给

悬挂经幡的人带来更多福音。
来到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

江大峡谷，壮美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 之
后经过的鲁朗林海， 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碧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蘑菇云，引起了我
的无限遐想， 雾气像给山峰系上了哈达，
牦牛漫步在林海中，一座座屋顶插有五星
红旗的木屋， 缕缕炊烟随风飘向空中，这
情景宛如油画。

这次西藏之旅让我看到了西藏民族
团结、社会和谐、经济繁荣的新景象，耳边
仿佛回响起“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的动人旋律。
我相信，西藏的明天会更美好！

（西工区 马侨丹)

誗流光碎影

誗旅痕处处

誗啼笑皆非

接烩面
儿子小时候生得虎头虎脑，人见人爱。

那时候，我家住在单位的平房，左邻右舍都
是本单位的单身年轻人， 平时很少见到小
孩，儿子洋洋便成了他们逗乐的活宝。

“洋洋，狗咋叫？ ”
“汪！ 汪！ 汪！ ”儿子鼓起胖嘟嘟的小

嘴学起了狗叫，绘声绘色的样子。
“洋洋，吃一个！ ”
儿子下意识地把手伸到腿下面，摸了

一下“小鸡鸡”，然后抬起手，仰起头，张开
嘴，做出把“小鸡鸡”丢进嘴里的动作，逗
得那些年轻人捧腹大笑。

儿子 3岁多的时候，变得越来越聪明
了，逐渐识破了一些骗他的小把戏。比如，
谁要再说：“洋洋，吃一个！ ”他准会把“小

鸡鸡”往对方嘴里送。但是，那些年轻人可
真是花招百出，让儿子防不胜防。

一日晚饭时分，我正忙着做饭，窗外
不时传来几个年轻人逗儿子的笑声，忽
然，儿子急匆匆地跑进厨房，拎起一个大
碗就走。 我问他：“干什么，儿子？ ”“接烩
面！ ”儿子边回答边慌忙往外跑。

“接烩面？”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紧
跟着儿子来到了外面， 只见儿子站在院中
间，两手捧着碗，举在胸前，仰望着天空。

“干什么，儿子？ ”我满脸疑惑地问。
“赵叔叔说天上要下烩面，我在接烩

面呢……”儿子头也不回地说。
旁边看热闹的那一帮年轻人早已笑

得前仰后合。 （瀍河回族区 韩亚歌)

儿时的舌尖记忆

绘图 仁伟


